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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爱得花开花落

她要结婚了，就在今年的十一。 当

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有点

不相信。 因为，关于她的爱情，关于她

的婚期，我已经接到过数次通知了，可

到了最后都是一场空。 我有一次打电

话很不客气地质问她：“你到底想搞什

么名堂，怎么你结个婚，比我们的爸妈

结婚生子过日子一辈子还艰难呢？ 难

道你非得走上非诚勿扰的舞台才肯罢

休吗？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没有回答

我， 而是电话里让人心碎的哭泣声此

起彼伏。

我真的无法原谅一个老是撒谎的

人，尤其是对待婚姻。 何况她是我的如

此不分你我的好死党。 但消消气之后，

我又开始后悔， 后悔自己不该对她那

样， 她已经被爱情和婚姻逼上了死胡

同。 要知道，她原本是一个性格开朗的

女人，天生爱笑，谁见了她都乐意瞅上

两眼。 但自从爱情失意后，她变得不爱

打扮，整日里昏沉得要命，好像好日子

一下子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了， 然后便

绿了芭蕉，湿了红颜。 于是，她的生活

也随着爱情的阴晴圆缺而变得让人琢

磨不透。

要知道， 她可是我们那批进机关

里学历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啊， 她的美

丽， 她的气质， 还有她那银铃般的笑

声， 曾经让我们羡慕和妒忌。 可是现

在， 我们这些早已经是孩子读幼儿园

念小学的人了， 她还像没事人似的独

自行走着。 女人的花开花落是让人欢

喜让人垂泪的。 何况已经是三十好几

的女人， 已经到了非得把自己嫁出去

的年龄了。 周围的朋友、家中的老人，

一个个用焦急的目光催促着她的爱情

行程，但没有人理解她心中的苦闷，更

没有人为她抹去心灵上的创伤。

记得， 她曾经在一次喝醉酒后向

我哭诉：为什么一个个男人，都那么走

马灯般地来到我的身边， 像是要可怜

或者要救济我似的，走走过场后，便一

个个远离我。 是我不漂亮还是我不够

温柔或者女人味道不足呢。 说实话，你

的漂亮，你的温柔，你的女人味早已经

让喜欢你暗恋你的男人叹为观止了，

我劝慰她。 我已经找不出来任何的语

言或文字去让她为这一切找到理由和

借口， 于是我们长时间的沉默。 突然

间，她非常认真地盯着我，说要是你，

有这样的好机会，你会娶我做老婆吗？

我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然后无语。

从认识她开始， 我们单位的人都

知道她是个才女。 她天生爱写字，每晚

喜欢在桌子的一隅敲打心中的爱与

恨。 她说我的生活的细节是为文字而

喜怒哀乐的， 所以我的日记是我的文

章，我的文章也就是我的日记了。 我一

直要等到那个读懂我文字的人来娶我

为妻。 于是，在此后的几年里，她在自

己文字的长河里和不同的男人约会，

谈情说爱。 在现实中，和那些她文字里

的主人公聊天散步。 让人惊讶的是，她

还真的轰轰烈烈地谈了一场恋爱，并

准备着天荒地老的。 只是，那个人，后

来和别的女人结婚生子了。

每当讲述这些的时候， 她总是一

个劲儿地笑， 并且会用手拢一下自己

精心扎起来的头发， 后面还别着朵不

知名的小花。 这更增加了她的沧桑感

与神秘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没有人

愿意真正地走近她、爱她、倾听她的往

事。 她终于病倒了，有理有据地，就好

像水道渠成那样， 疲惫不堪的身体终

于招架不住生命的欺凌。 她说，我还是

败在了自己写下的围城里。 我们劝慰

她，难得好好休息，就在医院里疗养一

段时间，调整一下心态吧。 没想到，不

久从医院康复出来， 我便接到了她要

结婚的消息。

和她通话，她高兴地告诉我，说对

方是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 在本市的

一所大学里当舞蹈老师。 她还说，我和

他就是在一个病房里认识的， 那些苦

痛的日子， 是他的优雅谈吐让我忘却

了生活的酸楚和生命的脆弱。 当我越

来越发现， 对他舞台的依赖比自己对

文字更加依赖的时候， 我知道我要真

正地告别单身了，不管他愿不愿意，我

都要好好地去追求和珍惜。

然后她给我讲他们谈话的片段。

他问，你的家人呢？ 她说哪儿有呀，单

身多年啦，无依无靠的，习惯了。 他大

度地点头说，我也不忙，一会儿还需要

换药，待会儿吧。 她感激地望着他的背

影。 这个背影，她已经等得太久了。 他

闲着没事， 便坐在书桌边翻看她的书

籍。 待到她醒时， 他已经翻完了一本

书，并且对书中的内容赞不绝口。 她第

一次笑了， 居然有人爱看她那些事关

风月的书籍。 她坐起来，对他说，那些

书对于我来说没用的， 心已经如死灰

啦！ 她悲惨地给他讲自己的故事，也算

是病中有所寄托吧。 他可怜她，没办法

地硬着头皮听。 最后她说，你以后天天

跳舞给我看吧，他说好，并紧紧地握住

了她的手。

就这样，她爱上了这个愿意为她轻

舞飞扬的男人。在迈过三十岁门槛后，她

居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每早起床，

他总会傻乎乎地将闹铃举到头顶，对她

说，我和闹铃比赛，看谁的嗓音大，你来

评判，然后奖励我可口的饭菜。而她对他

说的更多的是，你欺负人，我不评判，我

要好好珍惜自己捡来的爱。

他搂着她说你真可爱。 现在，她忽

然明白了， 原来人可以为自己放弃所

有的东西，但对自己的最爱，那是不能

松手的。 因为生活的最爱，将是美丽的

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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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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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箫鼓衷音感鬼神

石原结集出版《箫与鼓》第四卷，送文稿于我阅，并

嘱作序，我岂敢班门弄斧？ 但先睹为快之后，真还忍不

住有话想说。

石原先生是我的好朋友， 是焦作文学界拥有深刻

影响和广泛人缘的资深作家。 上世纪

80

年代，当我们

这些文学的痴情汉欣喜若狂庆贺自己的“豆腐块”偶见

报端的时候，石原先生是文学副刊上的顶梁柱，已是市

作家协会副主席了。 石原为人敦厚，颇具古风。 助人不

求感德，受施常怀谢恩，圈内诸公大都以与先生相处为

乐事。他没有门墙观念，不分年龄长幼，不看名气大小，

不论职位高低，年高德昭的，初涉创作的，都咸于交结。

石原创作上的勤奋和执著曾感动过不少圈内人。

他是焦作文学界最早出作品集的作家。

1992

年，他以

两卷本《箫与鼓》相赠，我惊异于他创作成果竟有如此

之丰。 后来，他又担任了国有大型企业的重要领导职

务，面对企业转轨变型的特殊时期，企业改革、生产发

展 、职工福利 、社会稳定 ，有多少大事需要他萦绕胸

际，参与筹划。 然而，现在又有第四卷《箫与鼓》付梓。

在别人都无病呻吟的无闲暇的时候，石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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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

的作品是如何写出来的？ 我此前也曾以勤奋自诩，但

在石君的创作成果面前，自己那点出息简直不堪一提

了。

石原创作的显著特色是扎根基层，立足生活。 丰

富的人生阅历，使他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创作原动力。

他在焦作文坛上， 算是成名最早的， 也是坚持最好

的。当不少文学的薄幸儿对文学始乱终弃、远扬高引

的时候，他却始终执著于内心的一分坚守。文学创作

成了他表达情感的利器， 也使他养成了长于思考的

习惯，善于思考是作者创作的基本素质。见别人之常

见 ，发别人之未发 ，这是作家异于常人的看家本领 。

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有原创性意义，也才可能开浚

创作的智慧之源。石原先生就具备这样的过人之处。

在改革开放的特殊时期，在企业转型的变革过程中，

凡人小事、长河浪花，很多人都在听着，都在看着，但

耳濡目染成寻常事， 便也付诸东流了。 但石原不一

样，他用慧眼看透了世间万象、改革百态的寻常事物

中隐含着的普遍性意义。他没有让它从思考中溜号，

而是把他拦截下来 ，咀嚼 、推演 ，寻找出它普世 、喻

世、劝世的意义。 涉笔成趣，言之有理，这种功力，是

石原先生的过人之处。

文如其人的古训， 在石原先生的创作中得到了最

深切的印证。 石原的敦古、厚道、谦和是圈子中出了名

的 “长者风范”、“袍哥”， 在文学界拥有十分广泛的人

缘。 石原的作品也是雅俗共享。 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雅而不虚，俗而不贱，赏心悦目，行云流水，使读者读来

既无滞塞感，也无市井气，又如在碧波无倾的水面上航

行， 从教化中受益。 石原的作品突出的特点是本色家

常，纾缓有致，语言平实，娓娓道来，犹如在一个秋晨，

展读一封家书，于晨鸟之鸣中发生共鸣，很容易获得沟

通和共识。

“文人无腐气、武士无刀兵气、山人无烟霭气、女

郎无脂粉气，便为世上不可少之人。 ”“血管里出来的

却是血，水管里出来的却是水。 ”在石原的胸臆里，跳

动的是一颗赤胆忠心， 不会去像一些浅薄的人那样

去攀附时髦 ，以为乐事 ，而是以积极的眼光 ，发现生

活中那些忠贞不渝的、 为世风好转而努力践行着的

党员干部的可贵精神，为读者燃起一支照亮的火把，

作品中写到的那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 硬朗的身板

和爽朗的性格， 却使我们对经济改革和振兴倾注满

腔期望。

读石原作品，你不能不佩服他深广的人脉。贵为企

业领导，他却一直生活在底层平民的世界中。他占据着

人心，接引着地气，因此也有着充沛的创作源泉。 深植

于现实生活土壤中，使他拥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他

的高产似乎也从这里找到了答案。 急公好义却满嘴牢

骚的狗蛋、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恩爱夫妻、八十二岁仍

然要采药的岳母……这些每时每刻发生在身边的凡人

小事，好像走不入那些文学“大家”的法眼。但经过石原

慧眼的传递和文笔的开掘，每一件事都可歌可泣，每一

个人都精神崇高。“出人安详，其……无非和气；出人狠

戾，声音笑语，浑是杀机。”在石原先生眼里没有大奸大

恶的人，没有不可原宥的过。略其窥表，察其内质，眼内

尽是可书之事， 尽是可交之人。 石原在这个平民世界

里，自得其乐，乐不思蜀，和他们插诨打科，坐地摊，喝

小酒；听他们嬉笑怒骂，讲怪话，发牢骚，感动着他们的

感动， 幸福着他们的幸福， 石原被他们高度认可和接

纳。 同时，这些凡人小事、懿德佳行也使他们成为石原

创作的主题。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这段有关创作的至理名言，多年来似乎一直不被

提起，但石原几十年如一日在这条道路上，关注基层，

秉笔为文。

石原的正统创作道路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古板的

码字匠，一个格田里的苦修者。他怡然自得享受着生活

的乐趣。 勤奋、执著、好学使他思想不生锈，生活不落

伍，是我们这茬人中比较时尚的一个作家。上网、摄影、

录像，自不待言，浏览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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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篇文字，可以看见时髦

的石原对不少流行歌曲耳熟能详， 或信手拈来作为标

题，或稍作化用表达新意，时尚元素为他的文章增添了

不少亮色，使我们感到，他的不断开掘和善于汲取，使

他保持和时代步调相一致， 和社会潮流保持着脐带联

系，也让我们在他的字里行间，可以依稀听到共和国前

进的铿锵足音。

《箫与鼓》的第四卷付梓，毫无疑问，读后的感觉是

石原的水平越来越好了。 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

的标志。 石原作品的老到功力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

实践中练就的。

承蒙先生抬爱，写了上述文字。 不敢置评，只可借

勉。 也真诚期待赋闲的石原先生可以稍作调息。 “种三

分附郭田量晴较雨，寻几个知己友弄月吟风”。 用自己

的生花妙笔，写出更多的锦绣文章。

历史，被埋葬的

马蹄声

（组诗）

马蹄与骸骨

马蹄向上，骸骨向上。 通向

殿堂的两只翅膀坚硬。 俯仰

这一路的血泊，一路的魂灵

莫非这石阶之上， 也踏遍了

蹄印

撒满了骸骨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雄浑的殿堂， 最终被马蹄与

骸骨

震慑得打颤。 而善良只是一

条影子

是影子就得保持沉默

烽火台上的狼烟全神贯注

战争的意义一遍遍刮过

龟裂的土地滚出了响雷

裹尸的马皮正在所向披靡

踏越骸骨，这尖利的马蹄声

新的城郭就在眼前，直到

兔死狗烹的年月， 骸骨的声

誉

才能隆重绽放

江山最终成为殿堂的一副匾

额

能够摘取的除了忠勇还是忠

勇

伴君如虎只是个传说

只有贤明能让历史汗颜

战场与屠夫

屠夫举起了利刃，硝烟

从他身旁战战兢兢地路过

那种凄惶屠夫视而不见，唯

恐

血泊溅在自己身上

刀刃最终见红， 比淬火还要

炽热

岁月尚未成型就已经陨落

满地的生灵腾空而去， 用销

魂的方式

向屠夫献媚

死亡绝对是一种偶然，命运

喜欢推敲战争的生辰八字，

喧嚣

的战场已经趋于寂静， 屠夫

的刀刃

却无力举向天空

兵马俑

战争被掩埋于地下

就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历史

销声匿迹

八千位将士的命运，被坚守

煎熬得面目全非

寂静的战场荡不起一丝的马

蹄声

生前未曾目睹匈奴的暴烈

临死也无法诠释战争的内涵

连气吞山河的豪气都来不及

孕育

甚至还殉葬了一次难得的凯

旋

匈奴已被长城拒于千里之外

“八千里路云和月”永远只是

一则传说

凭吊雁门关

战争像一排排出关的大雁

阵容严厉得寂寞难耐

而那清一色的马蹄声

却成为天空中响亮的哨子

优雅的狼烟已经飘摇了

许久，竟然成为

太阳下最妖艳的舞蹈

时间在这里进进出出

于对峙和观望中凝固成

一坨黄金

从战争一直凝固到战争

将唐宋元明清的国号

装饰得太平而又威严

太阳已将鼓角晒得沙哑

风沙已将士兵的血吹至沸点

刀枪剑戟只是马蹄声中的

一阕词牌

●

相 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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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情深

寻 根

不经意间， 从报社副刊部调到财

务部已三年有余， 开始一种不写稿的

报人生涯，常常让我愧对《焦作日报·

山阳城》这块金字招牌。 尤其是文友们

因彼此交往日稀而产生的抱怨， 更让

我汗颜和于心不甘。

周末，已答应陪家人郊游的我，在

车子启动的瞬间， 突然望见远方的一

带青山，一阵心悸，失声道：“妈，咱回

老家吧，回陵川……”话音未落，热泪

潸然。

自打父亲和爷爷去世后， 我的心

像断线的风筝，一直在随风飘摇，不停

地寻找着归宿。 潜意识里，总感觉那些

逝去的亲人， 他们的灵魂都好似回游

的鱼群，沿着太行山间的一条条河谷，

向大山深处游去———因为我们的祖先

来自那里，我们的老家在那里。

四年前， 正是这个满山红叶的季

节， 无法排遣的思绪逼迫着我身不由

己地向大山走去。 在保营、光嵩两位挚

友的陪伴下， 我竟然徒步一百公里山

路，回到了那个我从未回过的、并且由

我向上已有十代先人没有回去过的老

家———山西陵川丈河村！

在丈河， 我见到了祖先李国臣留

在丈河的兄弟的后人， 凭吊了成就李

国臣硬汉性格和不死神话的陵川悬空

寺， 还有承载这方热土上淳朴乡民文

化信仰的丈河小灵山。

在丈河， 李氏的族人虽然遗失了

家谱，但全村上下妇孺皆知，二百多年

前，丈河社首李国臣两袖清风建寺庙、

为证清白跳悬崖的故事。

丈河，是祖先李国臣的无字碑；丈

河，也是祖先李国臣的伤心地。 因为，

最伟大的人也最脆弱， 最无私的人也

最伤不起啊！

清朝嘉庆九年即

1804

年，祖先李

国臣养好腿伤后举家南迁到焦作九里

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他的出生地。

后来， 我把那一次寻访的经历写

进了文章《回故乡之路》发表在《焦作

日报》上。 焦作著名编剧杨林告诉我：

相宜， 看过你的那篇文章后我真的落

泪了， 你在

200

多年后还能追寻祖先

的故地，寻访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无愧

于列祖列宗啊。 和你相比，我们连祖先

在哪里都搞不清楚， 想光宗耀祖都找

不到庙门，大不孝啊！

妹妹也曾评价我， 只有你们这些

男孩子， 才这么重视自己的出身和家

族的来历。

当车子缓缓驶进丈河村新建的村

口大门时， 一缕温情悄然划过我的心

海———丈河的先人们， 您的子孙看您

来了！

我和妈妈 、妻子 、妹妹 、弟妹 、侄

子、外甥、外甥女一行

8

人，沿着崎岖

陡峭的山路， 一口气爬上了镶嵌在

23

丈高悬崖上的丈河悬空寺———南宫

庙。 几位工人正在整修破旧不堪的庙

宇和坍塌的地基， 修葺费用来自村里

唯一的企业和善男信女们的捐款。 一

位工人告诉我：“主持修庙的是村党支

部书记石爱国，说是搞旅游开发，总投

资有

50

多万元呢。 ”

我说：“这不是修庙，是维修文物，

要慎重，要修旧如旧，所有能用的材料

都要用在原处， 不能用的材料要照样

重制。 所有的文字、图画和碑刻，都要

原地保护，千万不要乱动，一动就搞不

成旅游开发了……”

工人答道：“你可以找石爱国书记

讲一下，村头的企业就是他的，他正在

那里。 ”

聊了会儿天，又照了照相，耽搁了

不少时间。 等下得山来，进到村信用社

的院子里洗手时， 一位干部模样的人

急匆匆赶过来问道：“你们就是李国臣

的后人？ ”

见我点头应承， 他赶紧把我让进

办公室，解释说：“我是信用社的主任，

姓申。 村里的石书记听说了你，打电话

专程让我留一下你们，说有要事。 他马

上就到！ ”

正说话间， 一个精瘦的年轻人挑

帘进屋， 惊喜道：“你就是那个写文章

说李国臣修庙跳悬崖故事的记者？ 哎

呀，可把我找苦了！ 前几天我还开支部

会商量去哪里找你呢，这下可好，你自

己送上门了， 哈哈……中午我要请你

吃饭，咱俩好好唠唠。 ”

我推辞说要赶路，得早些回去。 石

爱国不乐意了：“咋了？ 回老家了还跟

自己家人客气？ 我可也是个焦作人，我

的工作关系， 还有老婆孩子如今都在

焦作，我是

2005

年自己回乡来办企业

的，咱俩可是正经的老乡啊，不吃个饭

咋 行 ？ 我 代 表 党 支 部 宴 请 你 们 全

家———我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故乡搞文

化旅游开发的建议。 ”

恭敬不如从命。 饭前，石爱国除介

绍南宫庙的维修工程外， 还带着我参

观了他投资

100

万元新修的丈河小灵

山上的青石步道和山顶上历史悠久的

祖师庙、三官庙、娘娘庙等人文景观。

站在

200

多米高的山顶， 丈河村

景一览无余， 村前崖壁上的南宫庙与

村后山顶上的祖师庙遥相呼应， 村子

里还有一所古香古色的孔庙， 佛道儒

三教道场集中于一村， 一条河流在村

前村后画了一个大大的“

S

”型，自北向

南，曲曲折折地隐入山岚烟霭中，最终

汇入丹河、沁河、黄河。

指着村正中一处园林式的崭新建

筑， 石爱国得意地说：“那是我投资

50

万元才建成的别墅，与其说是个别墅，

还不如说是个宾馆， 我就是想在村里

带个头，带领大家搞文化乡村游。 ”

按照石爱国的设想， 在山后的河

道里，先修筑一个原生态滚水坝，蓄上

一池碧波，“让小灵山满坡的白皮松的

影子倒映在水中， 同时请专家对全村

数十处清代民居进行统一规划， 搞成

宜居住、宜游玩、宜摄影、宜休闲的农

家游项目。 如果村里的旅游搞起来了，

我就把村头的工厂关掉， 改成快捷酒

店。 ”

我满腹狐疑地问他：“你放着好好

的企业不做，放着大钱不赚，为什么一

定要搞风险很大的乡村文化旅游呢？ ”

“哥呀！ ”石爱国掏出了心窝子话，

“钱赚多少才是个多呀？ 人一辈子又能

花多少钱呀？ 不是兄弟唱高调，我这人

钱多了就光想做好事，想造福乡里，想

青史留名了，真的！ ”

他说， 这些年他每年都要拿出大

量资金为大家办好事，整修道路，救助

孤寡，维修文物，资助教育，访贫问苦，

过年时全村老人每人发一袋米面、一

壶油，高寿老人另加

500

元钱。 选举村

党支部书记时，全村

42

名党员，他得

了

41

票，他那一票投了别人。

石爱国恳切地说：“哥呀， 你的祖

先李国臣一身正气修了南宫庙， 英名

流传至今。 我想向他学习，维修村里的

所有文物，发展旅游，造福乡里。 等到

庙宇修好后， 我请你这个正宗传人写

碑文好不好？ ”

我赶忙道：“我是李国臣的家族传

人没有错， 但你石爱国和村党支部才

是李国臣身上那种民族精神的正宗传

人！ ”

告别了石爱国，告别了丈河村，我

们沿着河边的乡间小路顺流而下，沿

途欣赏着峡谷风光， 咀嚼着金朝赵安

时撰写的 《大金泽州陵川县古贤谷禅

林院重修弥勒殿记》 中的一段文字：

“太行之间，山灵而水秀，地幽而势阻，

峰峦缭绕，岩谷深邃，中有平原，传记

称为古贤谷，盖古贤圣之所居也。 旁有

九仙台、齐云峰、参园洞、清凉泉，真灵

圣之福地也。 ”我不禁喟叹：“古贤圣之

地，自然会有古贤遗风！ ”

流经丈河村的这条河， 俗名叫丈

河，地理学上的名字叫东廖河，是丹河

的一条支流。 上世纪

80

年代，人们在

这条峡谷里的西瑶泉村发现了古人类

的生活遗址。在村北一处宽

13.5

米、深

约

10

米、高

5

米、占地面积为

135

平

方米的天然洞穴里， 发掘出大量的石

器、动物骨化石等。 经考证，均属于旧

石器时代晚期。

正是在这条山谷里， 一个叫参院

村的自然村里， 今年夏天人们又发现

了一万年以前的几幅岩画。 岩画分为

上下两层，主体部分有三个内容：第一

幅画的内容为“驯牛”，画上有一头硕

大的公牛，双角突起。 牛的后方像是几

个人在赶牛，前面也像是一排人，手举

长棍，指着牛。 第二幅画是“舞蹈”，在

下层的左边， 可以明显看出双人联手

起舞的样子。 第三幅画是“交媾”，在下

层的右面，一人双膝跪地，双手撑地，

长发垂地。 另一人呈站立形，头俯视，

头发垂在下面人的背上， 手抱着下面

人的腰，显男女交媾状。

一幅活生生的图画浮现在我的脑

海里。 这些比比皆是的文明遗迹，不正

是被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为后代孕

育出人文化的大山、河川，孕育出一个

个家族、一处处村庄、一座座城镇……

本来，作为一名焦作人，我回归故

土，是想寻找自己的家族之根。 没想，

却遇到了一位同样是回归故土、 造福

乡里的焦作人石爱国。 如今，他正带领

丈河村的乡亲们， 自觉实践和延续着

中国古老文化的发展道路。 文化，很像

一株大树。 只要你能寻到根、浇到水、

施到肥，她就一定能够枝繁叶茂、硕果

累累。

我庆幸，我和乡党石爱国，都找到

了自己的文化之根！

诗人简介 马道洲， 笔名一

凡，男，汉族，中共党员。

1965

年

9

月

14

日出生在河南沁阳市葛村

乡葛后村， 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

员、沁阳市作协副主席、沁阳市优

秀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雪梅文学

研究会名誉会长。 已在《诗刊》等

文学杂志发表小说、报告文学、诗

歌、通讯等

2500

余篇（首），诗歌

作品先后入选 《中国诗歌：

21

世

纪十年精品选编》、《抒情中国》等

选本，

20

篇（首）作品先后获得各

类奖项（国家级三项）。 出版诗集

《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永不消逝

的爱》。诗人既有对诗歌宗教般的

虔诚、敬畏与笃实，更有水晶般透

明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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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河村党支部书记石爱国


